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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笔下澄澈、苍碧如许的渌水，杜甫身影与
诗情长相依偎的清波，淌过千百年的寒冬炎暑与风
晨雨夕，流入 21 世纪后，却像一个沉疴在身的老
者，躯体枯瘦，面色灰黑，血流涩滞，澄碧与雅致已
是昔年幽梦。

渌水怎么也没想到，一段时间里，她滋养的两
岸众多儿女，为了追求云中楼阁的所谓好日子，将
过去田园诗般的宁静、恬然与安康弃之天外。他们
已不再似先辈们的敦厚、素朴，不屑跪乳反哺，为博
取幻梦中的金山银山，屡屡戕害她这条仁慈的母亲
河。

那天，朝阳被灰蒙蒙的云翳久久遮隐，我徘徊
在渌口的渌水岸边，水面已非“桥边碧色是湘流”，
浑浊而黯淡，缓缓漂着一团团塑料泡沫、编织袋或
者辨不出何物的弃物。往昔鱼虾追逐、嬉闹而荡出
的圈圈涟漪，也早已沉寂，如不知遁归何处的隐士。
一株蒙尘的垂柳下，我与一位晨练的老人相遇，聊
起了眼前的河流。他眉头皱出道道沟壑说，你闻闻，
河水都臭了，平时洗手都发痒，更别说下河洗澡了。
他指指不远处一个浓烟滚滚的烟囱：那家厂子就是
罪魁之一，造孽啊！

在醴陵乡间某地，一位执教鞭的年轻人指点正
在忙碌采砂的渌水江面，对我痛惜说：“这一两年，
不说别的，光非法采沙就让母亲河面目全非。前些
天，采出的深坑还淹死了一个游泳的人。”河边的柳
叶深处，一只隐伏的蝉应和着年轻人的声音，似乎
在撕心裂肺呐喊：救救母亲河……

我心内隐隐作痛，此后许多年，再不曾亲近渌
水。

这些年，“还渌江一江清水”的誓言与号角不绝
于耳，渌水两岸从省市到乡镇、村也都建立了河长
制，鱼虾、白鹭又回来了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和网
络。我似乎听到了渌水欢快奔涌的声音，又有了李
白“天边看渌水”的冲动。于是，借了一个机缘，我驱
车 50里，重新站在了白兔潭的渌水边。

太阳正缓缓西斜，霞光染红了两岸。清澈的水
流淙淙而涌，像一首钢琴曲在流动。水面晃着点点
金光，却不妨碍接纳广袤的天光云影，令我瞬间想
起范仲淹“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句子。河滩上，果
然有一群白鹭，或悠闲踱步，或沉然将长嘴伸入水
中。高兴了，展开翅膀飞了起来，挨着水面转一圈，
又翩然落地，像武侠小说里飘逸的侠者。

蓦地，视野里出现了一位汉子。他弓着腰，左手
提蛇皮袋，右手伸一把火钳，正在捡拾什么。我寻路
下到河滩，和汉子闲聊起来。他个头不高，憨憨而
笑，露一口不大齐整的黄牙。他姓彭，是村河长办签
约应聘的河道保洁员，白兔潭像他这样的保洁员还
有 60多人。

老彭说：“我们每天从早上开始清洁河道，看看
河里有没有垃圾，有没有人下河电鱼、毒鱼。”

说着，他又兀自往前去了。我望着他被霞光包
裹的背影，笑意似乎还在他的后背悠悠漫腾……

追着三两只白鹭的身影，拐过一道河湾，我又
巧遇了一位正在巡河的民间河长。她姓姚，50 来
岁，身材瘦小，头发束成马尾，白色衣服上套件天蓝
色志愿者马甲，霞光中格外醒目。聊起守护母亲河
的起源，她说，其实挺偶然。2012 年，她参与了一些
环保公益宣传活动，呼吁老百姓尽量减少开车以节
约有限的石油资源，减少大气污染，守护蓝天白云。

“几场活动下来，我自己受到的教育最多。不仅
学到了许多以前未曾知晓的环保知识，也意识到保
护地球家园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她笑道。

随后，她组建了“碧水蓝天”行动志愿者团队，
利用周末和假期开展净滩与巡河活动，清理河滩垃
圾，劝阻乱堆乱倒垃圾的行为。她有收获，也有苦
恼。一次，有个汉子随手将烟蒂丢入渌水，还为自己
弹出一道弧形洋洋得意。她给他递过一份宣传资
料，请他以后不要乱扔。没想到，汉子将宣传单狠狠
往河中一丢，嘴里骂骂咧咧“关你屁事”，转身扬长
而去。顿时，眼泪在她的眼眶打滚，但她还是忍住了
委屈，默默下到河滩上，用棍子小心翼翼将被丢的
宣传单挑上来。

后来，她成了一名民间河长大队大队长。我问
及当了“官”的感受，她笑笑说：“有这个‘官衔’，比
起以前做单纯巡河志愿者，事情更多了。我主要是
希望带领更多的人投入到环保行动中来。”

她说，她喜欢巡河。渌水母亲河悠悠流淌，铺陈
出两岸秀美风光，永远也看不够。每次巡河，她除了
发现环保问题、奔走解决外，还会用手机拍下很多
感人的瞬间与美不胜收的风景：绚烂的野花、摇曳
的垂柳、乳白的雾霭，金色的晚霞、可爱的水鸭、荡
漾的碧波……

“哪天你再来，我给你看保存的相片，真的很
美！”她说。

我笑着应承。与她告别后，我沿河边走了一段
又不经意回过头，她仍然站在霞光里目送着。我想，
已无需看她的照片，她就是最美的风景……

晚霞还在天边燃烧，天地间像铺开了一幅绚烂
的壮锦。我心内感慨着：李白笔端的渌水又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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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唐·李白《渌水曲》
晨光熹微或者月白风清的窗下，吟哦

这首 1300 多年前的《渌水曲》，一条澄碧、
清幽、温婉的河流，便似乎伴着高洁而雅
致的琴音，从远古悠悠淌泄而来。

游踪遍布大江南北，时常“登高壮观
天地间”的李白，对这条叫“渌水”或“渌
江”的河流，一生可谓情有独钟。汉阳病
酒，他浮想联翩：“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
渌水动三湘”；广陵赠别，他意兴遄飞：“天
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

或许，到后来，李白笔下的渌水，已不
只是那条奔腾的河流，而是一种澄澈、深
静与浩渺的象征，是原始、隐逸而明净流
动的美。

这条躺卧在江南原野的烟绿淡蓝间，
又飞入《李太白全集》日夜喧腾，哗哗而淌
的渌水，发源于江西杨歧山千拉岭南麓。
它清逸脱俗，傲岸不群，打破“世间无水不
朝东”的自然规律，偏偏向西而流。一江澄
碧淌过江西萍乡市、湖南醴陵市、株洲渌
口区的山谷、丛林、田园、村庄与市镇，在
古镇渌口向身后的群山、原野作最后一次
深情回眸，一头扎入沸腾的湘江，尔后向
八百里洞庭、万里长江奔涌而去……

渌江是湘江的一级支流，与浏阳河、
洣水和耒水一道并称湘东“小四水”。它有

“三百里渌江”的美誉，干流绵延 169 公
里，像一面柔软而悠长的镜子，倒映着亘
古的苍穹、云霞与花开花落。它也是萍乡、
醴陵和渌口三个县市区赖以生生不息的
母亲河，千百年来滋润着两岸广袤、肥沃
的土地，哺育了无数敦厚、素朴的湘赣儿
女。渌江一路跌宕起伏，曲弯向前，肆意铺
陈出沿岸画图般的江南风光：阡陌纵横，
田园翠碧，人口稠密，物产丰饶，似乎刚刚
从吴道子或者张择端的笔端妖娆走出。

渌江何时得名？幽邃的流光深处，早
已不可考，但至少从李白所处的唐朝便有
了这一芳名。同是唐朝诗人的刘长卿送别
归返南岳的友人，便写道：“白云留不住，
渌水去无心。衡岳千峰乱，禅房何处寻。”

渌水下洞庭，通长江，达大海，是湘东
赣西重要的交通线。帆影如织，人畅其行，
货畅其流，两岸曾密布古渡码头、商埠集
镇。李白并非钟情渌水的唯一，其他诸多
文人墨客、书生举子也随晃悠的舟楫翩翩
而来，在渌水岸边留下了诸多吟咏与佳
话。

晚唐诗僧齐己在江岸写诗遥寄江西
宜春明月山中的和尚，说“要上诸峰去，无
妨半夜行”；“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晚唐才
子韩偓，则在水边的靖兴寺前，欣然吟诵
道：“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簇蒨罗。
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水边还
先后兴起了莱山书院、近思书院、文成书
院和渌江书院等讲学育才之所，勤习“洒
扫、应对、进退三节，爱亲、敬长、隆师、亲
友之道”，苦学舆地、兵法与农经等课程，
探索经世致用、报国济民的良方。秋月春
风，寒暑易节，学子们的琅琅书声与江上
涛声时相应和。一代一代卓异的子弟也携
着渌水的灵气与睿智，走入庙堂，走进青
史。单醴陵一个县，从隋朝至清末便有进
士 40 多人，举人 217 人，贡士 393 人。流光
淌入近代，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又从这里
奋然而起：傅熊湘、程潜、李立三、朱克靖、
陈明仁、左权、张子意、宋时轮、耿飚、杨得
志……

清代中兴名臣、渌江书院山长之一左
宗棠曾撰过一联，悬挂于书院墙上：“一县
好山为公立，两度渌水俟君清”。他称颂的
是到过书院的两江总督陶澍，但其实也足
以概括渌水滋润的两岸古今英雄人物。

云山苍苍，渌水泱泱。这条奔腾不止
的母亲河，像弹奏在湘东原野的一根巨大
琴弦，弹出了一方富足与安逸、清雅与恬
然……

早年，我曾多次漫步于湘东大地，盘
桓于渌江两岸，听清风踟蹰于碧水之间，
看烟霞聚散于江渚之上。

在醴陵八景之一的状元洲，朝霞穿透
乳雾而下，染红了满江澄碧与两岸苍翠。
红绿相间的波光中，状元洲像一只暂时收
敛“若垂天之云”羽翼的巨鸟默然而栖，又
似一艘战场归来的艨艟恬静而泊。洲长约
500 米，宽约 100 米，因古谶“洲过县门前，
醴陵出状元”而得名。洲上林木荫覆，鸟鸣
不绝，令人疑心自己误入幽谷深山。渌水
明澈如镜，我缓步而行，听累了啁啾的鸟
音，从石栏杆上探出头，看见了自己的影
子与洲上状元阁的倒影挨在一起，一尾游
鱼隐在影中。我手臂稍稍一抬，游鱼陡地
一惊，俶尔远逝，消隐在幽谧的水波深处。

林荫深处点缀几座屋宇。我在屋宇间
徘徊良久，细细搜寻毛泽东的遗踪，观览
墨痕犹存的红军标语后，又登上了洲头飞
檐五重，直冲云端的状元阁。江风裹着绿
意浩荡而来，频频拉扯我的衣襟，如多年
不见的寒暄故友。一时间，我成了这艘艨
艟巨舰塔楼上的船长，放眼四顾，古城醴
陵全城尽收眼帘，两岸或明晃或灰暗的屋
舍鳞次栉比，一些瓦屋顶上袅袅升腾着炊
烟。远处山峦静默而横，像一道道凝固的
厚实屏风，只有苍翠在绵绵漫溢。山顶的
望江楼孤傲而立，似乎刚从云霄跌落而
下。脚下的渌水无声流淌，在城中弯出一
个硕大 U 形，两头都渐渐细瘦，消失在茫
茫原野尽头。

像畅饮了一坛封存多年的村酿，我沉
醉在眼前的画图前，久久不愿醒来……

在醴陵县城 25 公里外的白兔潭镇，
我领略了渌江另一种风韵。暮春时节，烟
雨迷离，山峦远远围裹的一大片盆地间，
渌水吸纳天宇与四面而来的山涧、流泉和
雨水，波光却依旧浸透碧意，曲着腰身滔
滔而涌。堤岸不曾任何修饰，是千百年来
河水反复啃咬的自然形态，如犬牙差互，
曲折前伸。湿漉漉的滩涂也宽窄不一，遍
布绿意莹莹的杂草与灌木。两岸农舍三三
两两，在绵延的碧树间时隐时现。

我静默在一座苔痕斑驳的石桥上，化
成江南春雨图中的一尊雕塑。桥下右侧的
水面上，一叶小舟随意而横，却非“野渡无
人舟自横”，船头坐着个披蓑戴笠垂钓的
老者。偶尔，他会不经意抬起头，向桥上呆
立的我张望几眼。

白兔潭是湘赣边界一座百年古镇，也
是三百里渌江上第一个重要码头。街道由
诸多鹅卵石或青石板铺就，如耄耋老人额
上一道道皱纹，盛满时光的久远与沧桑。
街心尤为特别，青石板上嵌着一溜深深的
独轮车车辙，无声诉说古镇昔日的繁华。
漫步街头，我有些莫名的伤感，似乎听出
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古韵。晚
清时代与民国初年，这里曾车水马龙、人
流熙熙，仅铺面便有南杂、布匹、医药、鞭
炮等七八十家。商家厚道又不失精明的脸
上，像暴涨的渌水一般漫溢欢愉与满足。

悠悠渌水是古镇的动脉，街面上堆积
的货物多由水运迢迢而来。株萍铁路修通
以前，江西萍乡的煤炭被古铜色肌肤的挑
夫们一担担挑到镇上码头，再装船，上渌
水，转湘江，遍览两岸旖旎风光后，进抵闹
嚷嚷的长沙和武汉，最终化为无数工厂与
千门万户炉中的熊熊火焰。

令我感喟的是，渌水还在白兔潭滋养
了一代将才陈明仁。一九二〇年，邻乡洪
源的青年学子陈明仁考入长沙兑泽中学，
毕业后回到清冷的白兔潭小学，做了一名
寻常“孩子王”。忙时传道，闲来读书，渌水
的涛声与艄公的歌声或温软，或粗豪，不
时飘入窗棂。晚霞坠落时，陈明仁也常到
江边走走，甚或扑入水中，游几个来回。与
渌水寂寞相守三年，他终得其灵气，一举
考入了广州的黄埔军校，从此飞龙在天，
成为智谋百出的名将。一九四九年八月，
那段天翻地覆的岁月里，他与程潜决然通
电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包括渌水在
内的三湘大地得以免去兵火的摧残。或
许，此时渌水的奔涌，是多少年来最欢畅
的吧！

在醴陵最西端的石亭镇塘山口村，我
又与渌水猝然重逢。

那是一个挨近端午的日子，初夏的阳

光如刚成年的小子，刚烈而生猛。远山在
苍碧漂染的云霭下静默环列，圈出一大片
绵延、平旷的原野。原野上挨挤着一丘丘
稻田，禾苗翻滚的碧浪像一群欢腾的孩
童，朝远处雀跃而去。村舍或聚或散，都被
稻田围裹，似乎就要被无边的绿意吞没。
一道水流从远处山脚溶溶而来，在原野上
溜达一阵，蓦然拐个弯，又从另一方山脚
滔滔而出，消隐在山峦深处。堤岸是一溜
葱翠而浓密的灌木，一株粗壮的老树向水
面倾斜，苍遒的枝干遮掩了半个河道。几
只鸭子在河面惬意凫游，偶尔将头探入水
中，又猛地拔出来，仰着脖颈大口大口吞
咽。一条银色的鱼儿挣扎三两下，残存的
半个身子便消失在了鸭子扁长的嘴里。

“这是什么河？”第一次来塘山口村，
路上又一直缩在窗膜幽黑的小车里，我有
些懵懂。

“渌江！”这里是陪同友人的老家，话
语里便溢满自豪。似乎他乡偶遇故知，我
眼里也瞬间淌出异光。

蓦地，一阵咚咚咚的鼓声隐隐传来，
急促而幽眇，陌生又熟悉。孩童时代，在老
家冷水江的资水岸边，我常为这声音而激
荡，甚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成年后远
离家乡，再也不曾真切听过了。端阳将至，
莫非这里也划龙船？

我疑惑时，友人微微一笑，引我踩着
田埂，穿越田垄，拐过河湾，一道笔直的河
面豁然呈现眼帘。岸边，一群老少拨开堤
岸灌木丛，或者立在河滩上，笑意盎然望
向河面。一只瘦长的龙舟正靠岸歇息，满
船汉子赤了胳膊，胡乱揩着脸上的汗珠或
水滴，偶尔也有一两人倾侧身子，互相撩
水嬉戏。另一只龙舟正如脱笼之鸟，劈斩
波浪，迅疾向前飞驶。船头挺立一个着橙
黄救生衣的汉子，手中木槌急促起落，面
前的红色圆鼓便雷鸣般响起来。船舷坐着
两排衣着相同的精壮汉子，激昂的鼓点声
里，他们喊着震天的号子，身子一律前倾，
手中的桨伸入水中划动不止，极像爬行中
蜈蚣密集的腿。不同的是，蜈蚣的腿有先
有后，速度过于舒缓，木浆却随鼓点与号
音起落，齐整划一，速度也快疾如风。一时
间，裹着绿意的蓝天、山峦、稻田与村舍，
都似乎沉浸在满河的鼓声、号声和笑闹声
里。

这是最素朴的乡野渌水图。我凝神观
看良久，也漾着笑脸，寻觅小径，下到河
滩，在铿锵的鼓点中掬起一捧河水。水极
清冽，手有些微凉。将水重洒河中，微波晃
荡，悠悠涌向下游，已寻不见刚才手中那
一捧了。我蓦然想，这些水其实比常局促
一隅的我幸运，它们到渌口转入湘江直入
长江，能游历长沙、岳阳、九江、芜湖、铜
陵、扬州、南京、南通和上海，阅尽风俗人
情，遍览繁华富庶后，又登堂入室或者跨
过龙门，涌入莫测高深的汪洋，见识摄人
心魄的飓风与狂澜……

胡乱思想间，友人突然将我唤醒，我
也哑然失笑，两只龙船早已消逝在河道的
拐弯处。此番来，我其实是想寻觅塘山口
村一代骄子张子意的些许痕迹。他是红军
战史上熠熠的星座之一，先后担任过红八
军、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长
征 路 上 ，他 留 下 了 一 部 珍 贵 的《长 征 日
记》，记录了雪山、草地的点点滴滴。一九
五六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一
九八一年六月，渌水的龙舟鼓点又开始激
荡时，身在京城的他带着对家乡的无尽想
望，驾鹤归去。

依旧奔淌如昔的渌水，见证了张子意
多年前的足迹：灯下苦读，考上长沙长郡
中学，与任弼时、李富春、陈赓和萧劲光等
英杰们是前后校友；毕业后回醴陵乡下教
书，仍然书生意气，每每挺于潮头喑呜叱
咤；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以北二区农民协
会委员长身份，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农
民运动调查会；随后又投身秋收起义，组
织队伍在老家山水间打游击，不久剑指醴
陵县城，发起震悚湖湘的“年关暴动”。

多年后，我徘徊于牛筋草、马齿苋、荠
菜、蒺藜与各种灌木遮蔽的渌水堤岸，似
乎依旧能听见当年暴动激越的号角声；而
脚下的江水，或许也依旧隐匿着他疾步如
飞的身影。

1.

2.
3.

渌江渌口段美景

被 誉 为 醴 陵 人
文渊薮的渌江书院


